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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之

问

·深度

天津爆炸事故后， 外界对天津产城

融合的发展方式开始质疑不断。 那么，一

个城市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 是否应

该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应该注意哪些问

题？ 对此，《中国企业报》记者与北京市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 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

究会首席专家赵弘，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

专家杨建国进行了探讨。

《中国企业报》： 产城融合应该遵循

哪些原则？

赵弘： 产城融合首先要考虑科学布

局原则， 科学布局原则就是要考虑安

全。 如果是生产企业，特别是化工生产

企业要和居住区留下足够的空间，还有

就是要考虑它的风向，一年四季以什么

风向为主， 不能让污染影响居民的居

住。

《中国企业报》： 从天津滨海新区爆

炸事故可以看出天津滨海新区的产城融

合存在那些问题？

赵弘：从现在的数据来看，产区和住

宅区可能还是离得太近了。

杨建国：实际上，滨海新区危险品爆

炸事故并不是今年第一起重大化工厂爆

炸事故。今年 4月 6日，福建漳州古雷 PX

项目就曾突然发生爆炸， 并引起了一阵

恐慌。 这两起事故发生地有着两个相同

的特质：沿海、人口密集区，而这也是目

前我国重化工产业布局的普遍特征。 根

据环保部数据显示，全国 7555 个化工石

化建设项目中，81%布局在江河水域、人

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

险源。 究其原因，除了化工产业本身对资

源、水、交通条件要求较高的客观需求之

外，“人为” 因素更是占据了十分关键的

位置。

《中国企业报》：什么时候应该、什么

时候不应该产城融合？

赵弘： 产城融合应该一般侧重于服

务业， 制造业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大区域

内形成的相对职住平衡。 我们现在所讲

的产城融合其实是有很大的误区， 因为

现在影响居住和择业的选择很多， 所以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比如一些产业已经

存在，或者是居住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再

去配套新的居住和产业的时候往往会很

困难，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实现是在

工作地附近选择居住， 或者是在居住地

附近就业。 所以现在很大程度上，产城融

合被沦为开发商多圈地的一种所谓的

“理论依据”， 他为了实现他自己的这个

利润平衡或者说是资金平衡， 做产业的

往往就需要有房地产来给他平衡资金，

靠房地产开发的收益来弥补他产业收益

比较慢、收益比较少的这种资金平衡。 所

以我觉得要正确运用产城融合、 正确理

解产城融合。

《中国企业报》： 产城融合对城市和

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赵弘： 产城融合在客观上一般会减

少一些运输、公共交通上的压力，这是客

观上它的优点所在，方便人们的生活，确

实实现了就近居住地就业和工作地附近

居住这一部分人的收益。 另一方面，就业

只是一个因素，还有配偶的工作地，孩子

上学的地方， 房价的高低等等多种因素

都在影响着对居住的选择。 因此呢，不要

过于解读产城融合，特别是一些制造业，

要按照功能分区来安排。

《中国企业报》：目前，产城融合存在

哪些问题？

赵弘：在制造业上，我觉得配套一些

员工宿舍、临时宿舍还比较合适。 因为

在这个公司打工的人很少能买得起房

子，这往往是工人为主、农民工为主，他

们买不起房子。 公司如果在附近安排一

些租赁式公寓、公共式公寓，这样对他

们反而更有帮助。 所以我就觉得不要再

去盲目地崇拜、 盲目地去追求产城融

合。

杨建国：政府招商“饥不择食”。经济

新常态下，迫于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少

地方政府“饥不择食”，一味追求经济数

字。 众所周知，煤化工项目一方面投资数

额较为巨大， 另一方面还能解决大量就

业，出于 GDP考虑，一些地方政府对该类

项目自然是“挤破头”、“抢着上”。

另一方面，在企业落地后，招商后续

服务同样“饥不择食”。 在不少地方，GDP

贡献巨大的企业， 项目从落地开始就高

人一等。 除了超出法律法规范围的减税

免税等优惠政策之外， 有些地方还把安

全生产的法规也搁到一边， 对该类企业

的监督检查也形同虚设。

《中国企业报》： 应该如何规避产城

融合的误区？

赵弘：第一，产城融合中应该多考虑

一下功能分区。 第二，不是任何一个区域

都要搞产城融合。 比如说，一些较小的工

业园区、 小的居住区它们之间很难做到

产城融合。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对社会

的一种误导。 很多的都成为开发商多拿

地的一些借口，有的拿了居住的地，还想

拿产业的地，所以就有了这个借口。 实际

上， 我们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小范围的产

业融合很难做到。 如果是一个大区域，产

业融合可能会发挥其作用。

《中国企业报》： 天津滨海新区危险

品爆炸事故引起了许多人对产城融合的

质疑， 您能否在产城融合方面提一些建

议？

赵弘： 第一是规模较大的区域可以

考虑产城融合的引入，小的园区，小的工

业区没有太多考虑产城融合的必要，因

为它实现不了产城融合， 并且往往就会

成为一些开发商多圈地的借口。 产城融

合要真正实现需要有配套政策， 比如说

对于本区域就业的人购买住房有一些什

么样的政策支持， 同时对于一般性的购

买者，有一个什么样的约束。 如果你没有

这些差别化的商品房消费政策， 产城融

合实现起来很困难，起的作用很小。

第二个是服务业应更多地去考虑产

城融合， 对于制造业特别是对于化工危

险类的、 有污染的生产企业就不要强调

产城融合了。 特别是，搞产城融合一定要

充分的考虑它的气象条件，比如说风向。

现在我们国内确实存在类似这样的问

题，在搞产城融合，然后我们居住者每天

要闻着刺鼻的气味，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

也不利。 所以产城融合需要很好的科学

理解和科学利用。

杨建国：要加强监管机制的建设。 生

态文明建设是理念、制度和行动的综合，

需要通过制度规范和引导行动。 在对化

工项目的监管中，不能仅靠蛮力、靠领导

重视、靠企业自觉，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整

套完整的监管机制。 这方面，可以借鉴贵

安新区生态环境负面清单制度和环评预

估制度。

除此之外， 公众监督机制的建立和

实施同样十分关键。 在移动互联时代，让

公众能够通过互联网监督、 反馈相关企

业生产、运输、运营中的各个环节，借助

全民的力量，来“紧逼”企业强化安全投

入和保障。

产城融合误区：

灾难累积着质疑和忧患

本报记者 李致鸿 特约记者 徐子越

天津爆炸并非首次。 福建漳州 PX 工

厂爆炸（2015 年 4 月 6 日），江苏南京化

工厂爆炸（2015年 4月 21日），江西赣州

化工厂爆炸（2015 年 5 月 25 日），山东日

照石化公司爆炸（2015年 7 月 16 日），这

“一年四炸”似乎并未对天津爆炸起到良

好的阻燃作用。

据了解， 此次发生爆炸的瑞海物流

仓库占地面积 46226.8 平方米，位于天津

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 是天津口岸危险

品货物的集散中心。 仓库所属的瑞海国

际公司工商注册资本 5000万元。 爆炸地

点一公里范围内分布有轻轨、居民区、高

速路等人口较密集的建筑体。2001年，国

家安监局曾明令要求：公共建筑、交通干

线等人口密集建筑体的一公里范围内不

得兴建大中型危险品仓库。 而在 12年后

的 2013 年，该占地 4 万多平方米的“雷

区” 却顺利通过了天津相关部门的环境

评测。

毋庸置疑， 每一次意外事故的起因

大多将最终归于安全意识薄弱。 但除了

安全意识薄弱外， 是否还另有他因？ 毕

竟，安全意识薄弱只是引爆“地雷”的原

因。 而在此之前，“雷区”早已规划完成。

通过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一、今年发生

的这几起爆炸事故大多发生在沿海城市

的经济开发区。 二、爆炸的原因大多由化

工、石化类危险品引燃所致。 三、爆炸发

生的企业大多是能为当地带来丰厚利润

的企业。 其中，“福建漳州爆炸事故”发生

的企业曾计划投资 137.8亿元人民币，将

“古雷腾龙芳烃 PX 石化项目” 落户厦门。

但厦门却因此项目所带来的危险隐患而

引发群体性事件。 厦门市政府只得作罢，

该项目最终被迁至漳州。 “江西赣州爆

炸事故” 涉事企业在爆炸前也曾被网友

投诉环境污染严重。 而在今年“江苏南京

化工厂爆炸事故”发生的五年前，南京还

曾发生过一起塑料厂爆炸事件， 导致多

人死伤。 一次次血淋淋的事故之后，人们

不禁要问：是什么促成了这些“雷区”规

划的形成？

在弄清“是什么促成了这些‘雷区’

规划的形成？”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弄

清“先有‘雷区’后有‘城区’，还是先有

‘城区’后有‘雷区’？ ”这一概念。 其实

早在几十年前，我国石化、化工类危险

企业，以及大型制造类企业一直被规划

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城郊地带，从而形成

产城分离的空间格局。 后来，随着上世

纪 80、90 年代我国经济开发区和高新

技术开发区“两区”的兴起，石化、化工

类危险企业选址有向“两区”位移的趋

势。

到上世纪末，由于我国“两区”的过

度开发，导致一些城市“两区”难以吸引

优质的企业进驻园区。 为了本地区的经

济发展， 部分城市的决策者不惜以环境

和安全为代价，竭尽所能，吸引各类企业

进驻“两区”。 这其中就包括石化、化工类

高危及高污染企业。 有些城市为了能给

这些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对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视而不见，对“干

扰” 企业经营的附近居民进行行政干预

和司法管控， 最终导致部分城市群体性

事件爆发。

本世纪初， 随着城镇化建设进入新

阶段， 原有的城市空间难以承载不断涌

入的城市新居民，城市空间开始进入“摊

大饼”阶段。 后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兴起，

不少城市决策者通过频繁更改城市规划

来换得房地产业的高利润， 不少城市的

工业用地开始让位于住宅用地。 在这一

“摊大饼”阶段，部分生产企业因难以承

受高额地价，选择迁往更远的郊区。 而部

分生产企业因其拥有土地权， 从而选择

待价而沽，坐收高利。 最终，产城融合的

新格局开始形成。 而在这一产城融合格

局形成过程中， 部分高危企业与居民区

混合生长，“雷区”最终得以形成。

截至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雷区”不

破， 天津滨海新区码头将不会是中国最

后一个被引爆的“地雷”。 而要破“雷区”，

“安全还是发展谁更重要？ ”将是城市发

展决策者和规划者不得不重新面临的问

题。 毕竟，在巨额注册资本的天瑞海国际

和百亿级投资的漳州 PX 项目的诱惑面前

不是所有的城市决策者和规划者都能够

拒绝的。

天津爆炸再次引爆产城规划难题

祝辉

论道

爆炸中被损毁的城铁

就在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之时， 位于东

南沿海的漳州 PX 项目爆炸发生后还在进一步

整改之中，等待验收。

今年 4 月 6 日，福建漳州古雷腾龙芳烃 PX

项目联合装置区发生爆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迅速介入。22日，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的新闻

发布会上回应福建 PX 项目爆炸调查情况时指

出，这起事故已经定性为责任事故，暴露出在安

全管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对这起事故要依法

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腾龙芳烃公司总经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他们还在按照政府的要求

进行安装、检修、监测、整改之中。 他说，原来爆

炸的生产线，有的已经安装完成，有的还在进行

中。 至于什么时候能安装检修完毕，他表示，目

前还无法告知具体的时间表。

恢复生产还遥遥无期。 腾龙芳烃公司一位

不具姓名的车间生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

连事故报告都还没有出来，谈生产还早。 现在上

班也没什么事情， 就等检测设备。 他对记者坦

言，尽管没事干，工资照发，但担心呆在公司没

有前途。公司也担心人心不稳，出现员工成批辞

职。

古雷镇的搬迁也正在进行之中。

在漳浦县教育局举行的小手拉大手的一项

活动中， 漳浦县教育局长黄耀光在接受当地记

者采访时表示：“全古雷镇一共有 130 户， 目前

已经完成了 88户搬迁，已经超过 60%。争取在 8

月底之前能够全部完成。 我们的学生通过小手

拉大手宣传取得良好效果， 涉及我们学生家庭

的， 很多已完成了签约工作， 争取能够早日腾

房，早日搬到新港城居住。 ”

漳州 PX项目

还在整改之中

在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发生前一个月，

山东日照石大科技 1000 立方米液化烃球罐在

倒罐作业中发生泄漏爆燃， 经过 24 小时的扑

救，到 7 月 17 日，明火全部熄灭，除两位消防官

兵受轻伤外，无人员伤亡。

在事件发生 5天后，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山

东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7·16”着火爆炸事故

查处挂牌督办， 并在 7月 24日通报了山东石大

科技石化有限公司着火爆炸事故情况，在这份通

报中显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操作人员在倒罐过

程中，切水口无人监护，导致液化石油泄漏并迅

速气化，遇到火源，引发火灾。安委会还在通报中

表示“该起事故暴露出事故企业管理混乱、安全

意识淡薄、违规违章严重等突出问题”。

在事件发生前两个月， 石大科技石化有限

公司向日照市质监局特检分院送上了一面锦

旗，锦旗上写“技术精湛、服务一流”8个字，以表

示此前质监局特检分院的检验人员在一台 1000

立方液化石油气球型储罐上发现了一处裂纹，

并帮助企业进行解决。

在事件发生已经接近一个月的 8 月 14 日，

事件调查报告结果还未公布，也暂时没有相关的

处理结果， 日照石大科技的员工在 7月 17日已

经开始恢复正常的生产，而员工也已经重新回到

了工作岗位，并在 7月末收到了公司发放的防暑

降温费———这一费用在 2014年并未发放。

岚山爆炸尚未

公布处理结果

本报记者 宋笛

本报记者 钟文

延伸

（上接第一版）

每一次灾难性事故过后，都会有一批人因

为“过失”而被追责；也都会有更多的人因为

“救灾”而被表彰；但我们独独看不到那些曾经

警示风险的人受到表彰、奖励或重视。 如果这

些人的警示在最初能够得到重视并发挥作用，

数十亿、 上百亿的财产损失包括生命悲剧，就

有可能被避免。

尽管一直说安全是最大的效益，但无论是

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往往把安全当成最大

的成本。 只有新创造出来的价值，才被承认是

价值；由防范和避免风险而减少的损失，向来

很少得到任何形式的承认和尊重。 只有什么

时候这一问题能够从观念和文化上得到改

变，全民都能从心底重视风险防范，像天津大

爆炸这样的灾难性事故才能真正少发生、不

发生。 如果不能从骨子里发生改变，任何技术

和制度都无法避免事故和灾难的发生。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

灾难的制造者


